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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得到张謇致吴寄尘的一通佚
札，深以为贺。强撑病体，记上几句。

先将全文录下：
商业取回福寿公司之押货，内色

缎十种，与徐禾生兄一看，合用者亦
可带来，用而未完之料亦带来。季诚
兄。謇。六月廿二日。

要看懂此信，就得知道一些背
景。先是张謇邀沈寿来主持南通女工
传所，则安排其丈夫余觉任南通贫民
工场主任，谁知工场经营失利，亏欠
严重，余觉乃提出以旧办失败的苏州
福寿绣织工厂为基础，在沪扩充为福
寿公司，图为东山再起。张詧、张謇
兄弟为此予以支持，除各有投资外，
还动员友人投资。公司成立不久，张
詧已先感觉余觉办事奢靡、行为荒
诞，曾提醒张謇，致有“拆白党”之
谓。张謇初犹未信，结果公司则一败
涂地。为了偿债，余觉将以前所购苏
州马医科巷宅绝卖给张謇。此是民国
八年（1919）底的事。到了民国十年
沈寿去世后，张謇才开始对此公司进

行清算，我曾见吴寄尘民国十年农历
七月廿三日致南通绣织局陈仲久函，
谓：“前年福寿公司收店，所有欠款均
由敝事务所代垫，即以该公司所馀之
生财存货存所，备抵一部分之垫款。
顷悉贵局除将该公司存货择尤运赴
纽约销售外，已馀件约值五千元之货
全数拍卖，净得银元弍千馀，是贵局
对于该公司处于清理人地位。”此正
反映清算的情况，另外还见彼时张謇
批陈仲久致吴信讯云：“当时福寿欠外
之款，似皆由我代还，则福寿即系欠
我之款，我应收回，但须查帐方明。季
诚知之。”吴信与张謇批件，与上云张
謇致吴寄尘信，所言同属一事，因知此
信的时间也在民国十年，信中提及的
徐禾生，乃女工传习所的会计。

附带一提，张謇既购得苏州马医
科巷宅，余觉并没有因此而搬出，或许
张謇也是看在沈寿的面子上，不想做
得太绝。沈寿去世后，余张关系交恶，
民国十二年底，张謇将马医科宅售出，
把退房的事务转让给新房主了。

2000年《南通市志》有这样的记
载：1936年9月，如皋马塘、岔河、蒲西，
南通县石港、姜灶等地流行恶性疟疾。
南通区专署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乡治
疗。据《政情月刊》载：“患者近十万，死
者逾八千”。如皋、如东及掘港等地地
方文史资料对此次疫情亦有相关记载。

1936年 9月，在原如皋县第四
（双甸）、第五（岔河）、第六（马塘）、第
八（掘港）四个区（现均属如东县），以
及南通县石港、姜灶等地发生了一次
病情极为危急、传染极为迅速、死亡
率极高的疫病，因为染病而死的人又
快又多，民间说是“惹人瘟”“人瘟
病”，西医说是“疟疾”“重症疟疾”“恶
性疟疾”，中医说是“湿温时疫”。染上
这种病的人症状是大热大寒，头剧痛，
口大渴，有汗或无汗均不解热，欲饭
不欲食，极为难受，烦躁不安。进而
神昏谵语，抽搐痉厥。至此，回春者
极少。此病一人得之，传染一家；一
家得之，大都可以传染附近各家，幸
免者仅是少数。而农村染此病者比
集镇多，蔓延不数日，危害几十个

乡。其中，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
叫“百担圩子”，共有91户，271人，染
病人数竟达243人，死亡110人。死
亡之惨烈，不忍目睹。有的人家差不
多到了“灭门绝户”的境地。这次疫情
为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
房屋面积少，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间
容易传染；二是底层民众不注重个人卫
生，“眼不见为清”加速了传染病的传
播速度；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
医疗条件差，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

如皋东乡（今属如东县）恶性疟疾
疫情，引起南通区专署、如皋县政府高
度重视。当时如皋县政府商请县中医
公会组织有生力量前往疫区救治（其
时，如皋县西医力量薄弱，仅有一家公
立医院，乡镇有西医的更是凤毛麟
角）。中医公会随即选派内科中医黄
星楼、陈爱棠、邹云甫、卢震春、刘应
龙、朱明轩、范凤梧、陈其华、宋永祥等
12人，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
诊。乡镇亦派内科中医协助。其中，
第一组在马塘区日诊者数以百计。第

二组到达岔河时，南通学院医科附属
医院亦派医生携带多箱“双桃牌奎宁
片”到疫区参加救治病人。省卫生防
疫机构亦派员赴疫区调查疫情情况。

此次疫情流行与农村卫生条件
等因素有关。疫情过后，如皋县政府
在全县开展了大范围的卫生防疫工
作，在各区公所设立卫生督查岗，学
校、农民教育馆等场所配备兼职卫生
防疫员，通过乡公所人员、保甲长引导
农民做好家前屋后的垃圾清理，达到
家前屋后无垃圾、无杂草、无污染塘、
无死角的要求。引导农民联户开凿水
井，多饮用井水，减少河水饮用量。在
农村桥口、十字路口、水运码头、人口
集中的村庄通过烟熏等形式进行消
毒。对发生天花、麻疹、脑炎、霍乱、白
喉、猩红热、恶性疟疾人员倡导有效隔
离。引导农民多喝土牛膝根汤、养阴
清肺汤，多饮薄荷茶、藿香茶、生姜茶、
竹叶茶，多吃白萝卜、大蒜等预防传染
病。乡村卫生措施的落实，县财政均
给予扶持。上述举措的落实，在一定
程度上也抑制了传染病的蔓延。

1936年如皋县的防疫抗疫
◎程太和

海陵海陵
旧话旧话

颐生美酒，产自海门，却名扬
四海。1894年，状元张謇（张季直）
回报乡里，于海门常乐状元街西侧
创办颐生酿造公司，即颐生酒厂。
全厂占地面积约有6万平方米。张
謇从通海实业公司拨出3.2万两白
银，又从各处再调集3.5万两白银，
确保酒厂的初期运作。

厂名“颐生”，取义“颐养天年”，
产酒为养生之酒。众多颐生酒中，
最有名的要数茵陈酒。这就是一种
药酒、保健酒，有养生之用。《本草纲
目》就已推介茵陈：虽蒿草，终冬不
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茵陈。颐生
茵陈酒重选料、精工艺，先是浸泡四
川茵陈、广东陈皮、西藏红花等药
材，再加入定量白糖酿制，成酒后又
长期窖藏。出厂后的颐生茵陈酒，
呈杏黄色，入口醇和，入鼻清香，沁
人心脾，健人肠胃。

1902年，海水来袭，厂房被毁，
颐生停产。张謇重建酒厂，每年消
耗600公斤粮食，出产100公斤大
曲酒，多为60度。他还派人前往苏
北、山东、山西等地酒厂学习。张
謇为厂题名“颐生酿造厂”，又撰写
对联“有秫足供彭泽酿，如荣能表
洞庭春”，意为产酒要像陶渊明饮
用的美酒，产茶要像苏东坡饮用的
佳茗。此言不虚，清末阶段，颐生
美酒在意大利、日本等地博览会上
获奖，“为中国酒类赢得了第一枚
世博会金奖”。

至于通如地区的文人，也像陶
渊明饮酒、苏东坡品茗，热衷饮用
颐生美酒。张謇将颐生美酒馈赠
同年友人如皋沙元炳。沙元炳又
请如皋县令周景涛品尝。周景涛，
字松孙，清末名医，福建侯官人，五
岁失怙，依赖其母冯氏女红之力培
育成才，光绪壬辰科进士，出任刑
部主事、如皋知县、阜宁知县诸
职。光绪病重，周景涛进京救治。
辛亥革命后，他行医谋生，后因纵
酒而卒，年48岁。周氏于如皋是一
位廉官循吏，否则沙元炳是不会请
他畅饮海门美酒的。沙氏作有一
首长诗《以季直家酿颐生酒分饷松
孙，仍用前韵代简》。诗中数句颇
有价值，略说如下。

“念我风流宰，鞅掌作民牧。
文书一尺强，何由洗尘渎。”所谓

“鞅掌”“文书”都是形容周景涛公
务繁忙。他忙什么具体工作呢？
其中一项便是创办学堂。按照惯
例，铸铜商人每年需要向县令送上
大量钱财。周氏作为一名清廉官
员，将赠金悉数用于创建如皋孤幼
学堂（《福州名人志》）。这得到沙
元炳的大力支持。于是沙氏又言：

“我有颐生醪，春槽泻寒玉。藏自
东坡妇，寄饷阅杜伏。送君试尝
看，昼忙夜可卜。”在赞赏家藏颐生
酒美味之余，沙氏还规劝周景涛倘
若白天忙碌，尽可晚上享用。

海门的酒，南通的商，如皋的
官，演绎出一段酒香中文人清廉
雅事。

南通北兴桥同兴区丰记垦殖公
司，原在民国初年系周扶九家的，取
名周常庄。约在1919年间，由周扶
九之子周渭滨和人家赌摊，一天就输
了三十六万元。当时无法可想，遂将
该同兴丰记仓抵押与上海银行三十
六万元后，在1922年至1923年间，
又向上海银行找了四万元，两共四十
万元作为净与该行。

该公司土地共八百，合一万九千
三百余亩，分为十圩：甲圩、乙圩、丙
圩、丁圩、戊圩、己圩、庚圩、辛圩、北
附圩、小圩，每圩有圩长一人。

公司内有经理一人、帐房一人、

垦员三人、厨司一人、长工四人。房
屋厅堂五间、大栈房五间、厨房四间、
厕所一间、门房三间、草房二间、学堂
五间，计二十五间。

每年春租在农历三月底，开始议
租。岸脚临田估议，主议一人，副议
一人，开票一人，所议蚕豆和麦子两
种，按向例三五议租，每亩产百斤，缴
公司三十五斤。如块田，满足二十五
亩，以向例缴公司三元七角五分，未
满照减。每年秋租，在中秋节后开始
议租。主议一人，副议二人，开票一
人，照章三五议租。如亩产百斤，缴
公司三十五斤。在开仓前一天，请开

仓酒皮菜两席，请各圩长及公司内的
同人叙餐一次。

每年春租约收岸脚蚕豆四五十
石，元、小麦二三十石。每年秋租，单
棉花一种，约可收二三千石之数（收
数根据年岁丰歉）。

每块田如足二十五亩，顶首二百
元，但是在开写时，佃农有百分之九
十以上只缴顶首数十元，少的也有
缴十元、二十元的，大多数欠缴的顶
首，在岁丰收，或稍好，公司里即请
圩长通知各佃补缴，绝对不肯放
松。所以虽然丰收，佃农也过不到
宽裕的日子。

丰记垦殖公司
◎王松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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